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国文学大系! ! ! ! ! ! ! ! ! ! ! ! ! ! !

灭迹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

"##$! %

"%&’ & ’ ((#%# ’ )() ’ (

!! 辉⋯* "! 北⋯* #! 文学—外国—故事* $! "##+ ’ %

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第 +(&,,%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 $ +-

印* 张：$+##

字* 数：%-，### 千字

版* 次："##% 年 $ 月第 + 版

印* 数：+ ’ %，###

书* 号："%&’ & ’ ((#%# ’ )() ’ (

定* 价：+##(#! ## 元（全 +##( 册）



灭  迹

布赖恩·姆·汤姆森

刺耳的笑声划破了那位身穿斗篷的斗士周围的黑暗，使他感到身上收缩
般的疼痛渐渐隐去。
“那蝙蝠以为他疯了，这事你听说了吗？”
“只有疯子才会主动到这儿来！”
“谁需要保护？真是好心用错了地方。”
他希望戈登在把前门封锁住之前，医务人员已冲了出去。他惊讶地发觉
他没躺在地上，而是靠在墙上。他肯定是藏在了一间墙上装着衬垫的病房里。
“别人干吗要杀我们⋯⋯他们告诉我要给我治病。”
“我想蝙蝠是疯了。肯定是他身体倒挂时间太长的原因。”
光线消失前的一刹那，各个病房的电子门奇迹般地开了，这帮可怜的发
疯的傻瓜便从他身上践踏过去。他刚对他们说完他们的生命有危险，可怕的
事情就爆发了。几分钟之前的事他几乎记不得了（好像已过去了好几个小
时），他终于躲过了那群乌合之众，逃进了这间病房。病人在黑暗中横冲直
撞，至少有一半的人从他身上踩过。
⋯⋯然而最大的危险并不是病人。不是，一个更大的危险正威胁着他们。
出于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安排，他来到这里对这些精神病患者施加保护。有人
想让他们及阿克哈姆精神病院从地球上消失，所以他要保护他们。
“我们上楼去，看看钟楼上有没有蝙蝠。”
“我宁肯看见钟，也不愿看见蝙蝠。”
蝙蝠侠听到他们蜂拥到楼梯上和他头顶上的二楼地板上，于是放心地松
了口气。
“谢天谢地，幸好这回他们手中没有武器，”他喃喃地说。他从皮带上
摸出夜光镜，接着说：“戴上这玩艺儿就能看见东西了。”
病人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后，病房里显得异样的安静。
借助于红外镜，蝙蝠侠又看清了自己的方位，便又回到刚才他被人们从
身上踩过的那个厅里。说不定那帮精神病患者乐意在楼上挤来挤去。
他知道对他们有危险的那个人肯定会避开他们，因此他可能在楼下的地
窖里。
他悄然而迅速地朝精神病院的底部摸去，转了几道弯来到发电机房。
里面似乎一切正常。
突然灯光又亮了，蝙蝠侠把眼镜除掉后顿觉被灯光晃得睁不开眼睛。
他稍微适应了强烈灯光的照射后，听到屋子的另一头传来咯咯的微弱笑
声。他此刻与他所追逐的目标只隔几英尺远。
他唯一的希望是他没有来迟。
两周前的一个星期一晚上，蝙蝠侠来到一个偏僻的货栈区寻找难以捕捉
的化名为企鹅的奥斯瓦德·科布波特，此人刚刚越狱，据说躲在了那一带。
与此同时，在城另一头一个不起眼儿的西村公寓里，诺伦·努斯鲍姆正准备
当晚赴威尔尼斯中心进行一次讲演。
谁也不知道她是否看到了杀她的凶手。
由于她没在中心露面，一位关心她的朋友便在回家的路上拐到她家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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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结果发现她的尸体躺在化妆室的地板上，脖子上插着一枚皮下注射飞
镖。
下一周星期三的夜晚，正当蝙蝠侠在格特姆博物馆举办的世界著名鸟学
家马尔科姆·卢德拉姆的南极画展上与企鹅及其手下人对峙时，基姆·斯登
斯和吉西·斯登斯（她娘家姓叫马丁）刚度完蜜月回家。媒体认为他俩的结
合是一年中最不可思议的婚姻，因而对他们的蜜月大加渲染。
吉西套上一件更加舒适的内衣，歪在他们豪华的双人床上。她正等待基
姆冲完澡后与她完成蜜月中的最后一次做爱，因为次日一早他们就要双双上
班了。
夏季晚上很热，他们住宅一层的窗子敞开着。
吉西是否听到了飞镖的声音无人知晓，反正那支镖穿过窗子，带着它立
即就能见效的液体扎进了她腰部的下侧。
基姆一定是听到了声响，于是立即冲进卧室。他走到床边时，另一支瞄
得极准的飞镖也将他撂倒。
两具尸体都是在两天后被吉西的母亲发现的，她去女儿家是想看看两个
小情人过得怎么样。
此后一周的星期一凌晨，蝙蝠侠终于将制造了一周恐怖的企鹅捉获，将
其送交给焦急等待中的戈登局长及警察手里，给他戴上了手铐。当时卫生和
心理福利局局长、精神病患者权力的著名维护者迈克尔·沃德刚刚回到他在
市中心的沿街办公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而不愿意呆在与他头衔相称
的洁净无尘的市行政服务大楼里）。他刚刚参加完在一处新潮地点举办的又
一个乏味的募捐会，那里的租金恐怕比募到的资金还要多。他脱去租来的夜
礼服，挂在他助手帕特里克的办公室里，以便次日让后者还掉。然后他套上
他惯常穿的牛仔裤和圆领运动衫（他的“平民服装”），将他的分头捋平。
“明天下午之前没有会，”他回忆起来。“不妨睡觉之前到撒哈拉酒馆
喝上一杯。”
第二天早上帕特里克到来时（他来的比平日晚一点儿，因为他想迈克尔
大概得晚起），看到了那件等待他去还掉的夜礼服。
他还发现了迈克尔靠在写字台上的尸体，胸骨上插着一枚飞镖。
迈克尔被害的消息登遍了各个晚报，也成了晚间黄金新闻的重点。
次日一早，媒体已将他的死与另外 3起死亡事件联系到一起。
当天早上布鲁斯·韦恩也睡了个大懒觉，他因一连几个晚上追捕恶棍企
鹅急需补充失去的睡眠。格特姆市多数人即将上班之际他才躺下，这十分符
合他自由散漫的性格，而且一觉睡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才醒。
做了一套一般人无法承受的健身操后，他便坐下来吃阿尔弗雷德为他备
好的晚餐。
“阿尔弗雷德，请打开电视看晚间新闻。我得了解一下格特姆市的人上
周都干了些什么。”
“我记得下午看一部电影时，插播的新闻里提到一个‘飞镖人’，”阿
尔弗雷德说着把电视遥控器递给他。“那片子是我最爱看的之一，《出版商》，
景致美极啦。”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飞镖人是怎么回事吧，”布鲁斯说着转换到新
闻频道。
“这里是提姆联网新闻，警察局长办公室已正式发出消息，证实今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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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候，卫生及心理福利局局长、知名精神病患者权益维护者迈克尔·沃德
在他市中心的办公室里遇害。他显然是被一种皮下注射飞镖射死的。我们的
摄制组已抵达现场，过一会儿我们将遥控实况转播这一消息。据称他是参加
完一次募捐活动后回到办公室时被害的，募捐是为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
筹款，以帮助阿克哈姆精神病院的康复病人重返正常人的生活，为社会做出
贡献。募捐会是在刚刚翻修完的海班厄斯舞厅举办的。下面由里斯报导庆祝
活动，”新闻主持人沉闷单调地说着。布鲁斯把电视关掉。
“昨晚的募捐会你也被邀请了，所以我把你不能出席的歉意和捐款都转
给了他们。我想你更关注的是，怎么说呢，是观察鸟吧，”老好人阿尔弗雷
德说。
“做得痛快，你总是能干到点儿上，阿尔弗雷德，”布鲁斯说。他话锋
随即一转，说：”迈克尔·沃德是个公众人物。他要是真的是被谋杀的肯定
会引起公众的哗然。我想蝙蝠侠今晚会去一趟吉姆·戈登的办公室，了解一
下整个的经过。”
“你想的没错，新闻报道并不全面，蝙蝠侠。但天晓得明早的报纸会登
出什么来，而且一旦登出来，恐怕就会引起慌乱，”吉姆·戈登靠在椅子里
说。他一天都忙着处理另一起案件，卷起来的上衣袖子还没放下来。
“事情的整个经过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引起慌乱？”披斗篷的斗士问。
戈登蹙起眉头说：“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个逍遥法外的连续杀人犯。”
“飞镖人，”蝙蝠侠说，他想起了和阿尔弗雷德的对话。
“飞镖人，”戈登表示同意，又说：“新闻媒介总给杀手安个漂亮的名
字，令人讨厌。我们连杀手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你说这是一个连续杀人犯作的案。那么还有别人被杀吗？”
“上周死了 3个。一个叫诺伦·努斯鲍姆，还有一对儿夫妇，基姆·斯
登斯和吉西·斯登斯。他们都是被一种不知名的注射药物杀死的。据病理学
家说，这种药能造成全身大面积过分负载，从而导致立即死亡。这儿有血液
抽样，”他说着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只小瓶。“我想你一定想自己化验一
下。”
蝙蝠侠把瓶子装进他皮带上的一个口袋里，继续探询道：“死者有什么
共同点吗？”
“唯一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格特姆新闻）星期天增刊特写中提到的人
物。”
“谢谢，再联系。”
“但愿你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各家报纸明天可有火爆的消息了。飞镖
人，上帝。”
戈登的话还没说完，披斗篷的斗士早已消失在格特姆的黑夜之中。
早上各大报纸都在标题中醒目地登出了飞镖人的绰号，津津乐道于渲染
这病态的丑闻。同时在头版还刊出了 4名死者的照片。侧面报导都对沃德的
去世表示悲哀，将其捧为精神病患者的保护圣人，还特别提到他 10 年前如何
自己患了精神病，后来康复后如何大力帮助病友的经历。
讣告呼吁人们为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捐款，以代替鲜花。
对其他死者也登出了简历，并预告在星期天的增刊上将刊登阿克哈姆精
神病院的历史。
一位对这几起凶杀案比别人知道的多的格特姆人浏览了一遍文章后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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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一次还不够。我们还要让它一再曝光。他们不知羞耻吗？难道我必
得因过去的罪孽永受折磨吗？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算到头？”
她把报纸扔进垃圾桶，拿出了准备上夜班的制服。
当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回到蝙蝠洞，手里拿着蝙蝠侠要的材料。
“您要的星期天增刊，先生，”他用管家的口吻说。
“谢谢，阿尔弗雷德。我觉得格特姆的计算机网络在传送星期天增刊方
面总比别的地方差半年，”布鲁斯说。他的头罩和斗篷整齐地叠放在旁边的
一把椅子上。
“哦，这便是公用图书馆的好处，”阿尔弗雷德讥讽他说。
“看上去这 4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布鲁斯说。
“阿克哈姆精神病院？”阿尔弗雷德说。
“对。迈克尔·沃德是阿克哈姆病友援助基金会主席，其他 3人都曾经
是那里的病人。3 人都克服了他们的病症，重返社会成了有用的公民。吉西
和基姆几周前的婚礼吸引了传媒的广泛注意，因为他俩是通过沃德建立的阿
克哈姆病人项目的帮助相互结识的。”
“有意思的是，所有的文章都能激发起编辑们重新登载那段骇人历史的
灵感。”
“你说的没错，老朋友，”布鲁斯说。
那段历史是这样写的：
“阿克哈姆——鲜血洗礼的精神病院”

1920 年，阿马德斯·阿克哈姆医生把他家的老房子变成了一所收容精神病犯人的医

院。他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病人是绰号叫“疯狗”的马丁·霍金斯。许多人都称他为“格特

姆一霸”，因为他的血腥暴行在格特姆老百姓心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次年，阿克哈姆的

妻子和孩子被霍金斯残忍地杀害，之后凶手逃之夭夭。后来霍金斯又返回精神病院，继续

接受阿克哈姆对他的治疗。霍金斯似乎打开了阿克哈姆灵魂中的阴暗面，将他一步步拖入

深渊，使他发现了自己过去深重的罪孽。

半年后，在他家人被害一年之际，阿克哈姆电死了霍金斯。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一

起在做电震治疗期间发生的不幸事故。

文章还有几段，描述了阿克哈姆的神智越来越不正常，最后也成了这家
以他家族命名的精神病院的病人。结尾是这样写的：

尽管最近有些病人成功地恢复了神志，重返社会，但是他们大概无法将杰出的阿克

哈姆家族名誉中这段充满血腥和谋杀的历史忘摔，而这一恶行正是“疯狗”马丁·霍金斯

出于精神失常所造成的。

文章署名是约翰·纽菲尔德。“上帝，这篇文章是纽菲尔德大约 20 年前
写的，他那时还没拿普利策奖呢。”布鲁斯沉吟了片刻，又若有所思他说：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他已经从报社退休，打算写一本书。”
“一个月前你被邀请参加他的退休晚宴，但不巧市政厅发生了一起爆炸
未遂事件，所以你只好转达你不能出席的歉意，”阿尔弗雷德说。
布鲁斯抓起电话机，设置了纽菲尔德家的自动拨码。“恐怕我应该打个
电话给他，对未能出席他的晚宴亲自致歉。”（听筒传出信号，显示已经接
通。）“喂⋯⋯是约翰吗？⋯⋯怎么样，老伙计？我是布鲁斯·韦恩啊⋯⋯
上次没能参加你的晚餐会，抱歉。海边发生了点儿税收方面的问题，我当时
必须马上去处理，这种事你知道。哦，你如今有什么打算？⋯⋯噢，是这样⋯⋯
是的，我还记得这篇文章。它登了不止一次了，是不是？⋯⋯20 年登了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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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在是段不同凡响的历史。明天，好。祝你走运，过两天我们在俱乐部
一起吃饭。”
他把电话挂上。
“就这样吧，阿尔弗雷德。今晚我有许多材料要读。明天约翰的代理人
就宣布他将着手撰写一部新书。书名叫《“疯狗”霍金斯传奇——阿克哈姆
精神病院的故事》。我的侦探直觉告诉我，解开这 4起凶杀案的钥匙就在这
故事里。”
文学和新闻界对纽菲尔德的新书写作计划的消息反响热烈。一家大型多
媒体出版公司花大价钱买断了版权和连载权。《“疯狗”霍金斯传奇》显然
是一部能给出版公司创声誉的书，赚钱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一位格特姆人气愤至极。
“我对他说过，有些事最好让它们永远藏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好
像他造成的破坏还不大似的。他 3个月前参观那个挤满暴徒的医院的时候我
应该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只要打开‘泥脸’病房的门锁就能置他于死地。哼，
下周的这个时候，纽菲尔德先生和阿克哈姆精神病院就将成为人们心中遥远
的记忆，成为很快被人们忘却的过去。”
她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正包装的一个包裹上，以便晚上上班的路上把
它投进邮局。第二天将有充足的时间将它邮寄到那里。
两天后，蝙蝠侠像往日一样从窗子进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吉姆·戈
登和约翰。纽菲尔德正等着他。
“局长一叫我就来了，”约翰说。“连刚收到的这个包裹都没放下。我
出来时碰到了送信的。”
“先生们、今天是电死马丁·霍金斯 50 周年。那 4个受到媒体注意，并
且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有关联的人都死了。由于你新书的内容，约翰，恐怕
下一个该轮到你了，”蝙蝠侠解释说。
“噢，得了吧，蝙蝠侠，除了我，还有谁对老掉牙的阿克哈姆精神病院
感兴趣？说不定还有几十万读者？不错，我最初的几次采访可能让阿克哈姆
的几名工作人员不太高兴，比如新上任的护士长玛格丽特·弗里尔，可是这
时，披斗篷的斗士留意到纽菲尔德包裹底部的角端有一些黑色斑点。“让我
看看那个包裹。你说你是今天刚收到的？”
“对，”纽菲尔德说。“这令我很惊奇。我现在就打开，我喜欢惊奇。”
“让我先看一眼，”蝙蝠侠说着轻轻从他手里把包裹拿过来。
斑渍潮湿冰凉，好像某种冷却剂渗透了出来。包裹的重心似乎集中在它
的下半部。
蝙蝠侠曾用假身份证听过联邦调查局举办的排除炸弹的课程，当时他见
过类似的包裹。炸药通常用冷却剂包裹起来，以便推迟到预定的时间再爆炸。
他小心翼翼地听着里面是否有什么声音。
“别说话，”蝙蝠侠说。“我听见嗒嗒声。”他受过良好训练的耳朵立
即就辨别出一种有节奏的声响。如果这是爆炸装置，导火索则刚刚引着。
蝙蝠侠把包裹扔到戈登的结实的橡木写字台后面，然后转身一扑，将戈
登和纽菲尔德按倒在沙发后面的地板上。
眨眼功夫炸药就爆炸了。
浓烟散去后，3 人站起来环视办公室被破坏的程度。到处都是纸片，写
字台的四边向外弯凸着，裂成碎片。然而除了杂乱之外，破坏的程度并不严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心腹埋藏了一颗炸弹，
但橡木写字台的一条腿竟救了希特勒的命，”戈登说。“这话我今天才算信
了。”
“我想你说的对，蝙蝠侠，”纽菲尔德抱歉地说。“显然有人不想让我
写那本书。”
“可杀手为何改变了行动方式呢？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使用飞镖？”戈
登问。“他完全可以像杀死其他人那样在纽菲尔德家里用飞镖射死他。”
顷刻之间蝙蝠侠都明白了，他立即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并发出了行动指
示。
“我们必须假设凶手现在没有别的安排。快，吉姆，打电话给阿克哈姆
精神病院，命令里面的人员撤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所有病人和工作人员
都面临危险。千万不能拖延时间。”
戈登的电话还没拨完，蝙蝠侠已夺窗而出，飞奔到蝙蝠车旁，朝格特姆
市北郊的骚姆塞特急驰而去，那里坐落着阿克哈姆精神病院。
倘若他再稍耽搁一会儿，他就会发现戈登的电话根本打不通，因为夜班
护士长玛格丽特·弗里尔已掐断了精神病院与外界相联系的主电话线。
20 分钟后蝙蝠侠抵达精神病院。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至少比他上次在
那里呆了一晚上的情景相比平静得多。那次一些比较凶恶的病人控制了医
院，提出要蝙蝠侠与他们单独过一夜的要求，作为释放工作人员的条件。
楼里仍很静，里面的人尚未撤出。
蝙蝠侠立即闯进主大厅，由于他知道戈登马上就可带人赶到、便拉响了
火警。除了重点防护病区外，病人们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应该很快就能从楼
里撤离出来。
接着蝙蝠侠朝重点防护病区摸去，那里住着重症的精神病患者，如贪嘴、
疯兔，杀手克劳克和泥脸儿。
他刚要把事情的原委解释给他们，不料电子锁似乎自动打开了，所有的
门一推而开。
尔后电也停了，病区陷入一片黑暗，漆黑中的人群拼命朝外逃着。
蝙蝠侠脚底被人绊倒，并被推挤到病房敞开的门上。尔后他便被众人踩
在脚下。黑暗中他和别的病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大家都拼命
地朝犄角处其他病区有光线的房子冲去。
蝙蝠侠痛苦而缓慢地从人群中逃脱出来，躲进了附近的一间墙上有衬垫
的病房。
然而此刻他却与杀手对峙着。
“我想我可以把屋子弄得亮一点儿。事情在夜里总会变得更加没有理
智，你说对吗，蝙蝠侠？”
站在他对面的女人一只手拿着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另一只手握着一
支注射枪，就像动物园里驯服动物的那种。枪口对着蝙蝠侠。
“你就是用这把沧杀死了那几个人？”蝙蝠侠声调平淡地问。
“噢，是的，”她轻声说。“近距离杀伤力极强。”
“我想是的，”蝙蝠侠说，他试图赢得一点儿时间。“装有致命的胺基
丙苯的微型皮下注射飞镖。”
“哦，你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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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是用于30 年代的替代电震疗法的试验性药物。后来发现它对
神经体系的总体震动过于危险，而且安全剂量和致人于死命的剂量之间的区
别很难把握，所以被禁用了。”
“它没被禁用。那时规章制度松得很。阿克哈姆的储藏室里有相当多的
剂量，”她咧嘴笑着说。“凡注过册的医务人员都能轻易搞到。”
“你是注过册的，弗里尔护士，也许我该称呼你霍金斯？”
“这是一个名誉很高的名字。我的家族史在格特姆市几乎同韦恩家族一
样长久，我们家族在所有战争中都出过英雄，我爷爷还差点儿竞选国会议员
呢。后来我父亲被抓了起来，爷爷就自杀了。”
她看上去 50 挂零，一副典型的精神病医院夜班护士的模样，或许在某个
联邦监狱受过训练。她的表情很吓人，蝙蝠侠留意到她握着遥控器的大拇指
正按着一个键钮。如果他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朝她扑去，到不了她跟前
就得挨她一枪，即使扑到她身边，他也不愿意往键钮上增加他体重的压力，
而且她只消眨眼的功夫就能把键钮按下去。
“蝙蝠侠，你知道家族的名誉蒙受耻辱是何滋味儿吗？我就是在羞耻中
长大的。我和弗里尔先生结婚时，隐瞒了我是霍金斯家的人。后来他发现了
我不光彩的身世便与我离婚了，因为他想要孩子。我因对自己的名字倍感羞
耻，所以仍旧保持他的名字。在每个醒着的时刻都得努力摆脱你过去的阴影，
你能理解那是什么滋味儿吗？而那阴影是你的父母造成的。”
蝙蝠侠想起了一对父母领着他们的儿子去看电影，后来儿子被迫独自走
回家⋯⋯再没有看见他的父母⋯⋯
弗里尔（霍金斯）护士接着说：
“其他人回眸他们的好时光时，可以寻到安慰。惬意与慰藉。还有人以
他们祖辈的荣誉而深感骄傲。我也可以这样做，可人们记得的只有我的父亲，
‘疯狗’马丁·霍金斯。
“起先我认为也许我可以忘掉他，公众也可以忘掉他。但沃德组建了他
的基金会，转眼间这些康复了的病人便从阿克哈姆精神病院走了出来。对他
们的每一篇报导都伴随着一篇精神病院历史的回顾，而每一篇回顾都必然把
那血腥的过去披露于众。所以我便决定铲除这一现象。不再有康复的病人，
不再有文章出现。不再提及‘疯狗’。后来我意识到只要这些文章的根源不
铲除我就一日不得安宁。因此在我父亲被电死 50 周年之际，我打算把阿克哈
姆精神病院及所有病人都炸死，让他们统统下地狱。我们的脚底下埋着 100
磅的炸弹，它的梯恩梯爆破力将是它重量的 10 倍。只要我按下这个键钮，过
去和现在就将化为灰烬。”
这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绿头发贫嘴的笑声，仿佛他受到了提示。
弗里尔（霍金斯）朝笑声的方向扭过头，披斗篷的斗士便抓住了这稍纵
即逝的良机。
蝙蝠侠飞奔过去，将护士打翻在地。弗里尔本能地举枪射击，披斗篷的
斗士像拍打一只苍蝇似地将飞镖在空中接住，又朝护士扔了回去。飞镖击中
了弗里尔（霍金斯），她痉挛了几下，四肢僵挺，然后断了气，手指头始终
没有离开按键。
蝙蝠侠谨慎地把遥控器从她手中拿下，使按键失去功能。戈登和他的人
等会儿会处理炸弹的。
尔后他爬上楼梯走出地窖，重点防护病区的病人因在楼道里四处奔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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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得疲惫不堪。
天空泛鱼肚白时，医院里恢复了正常秩序。
吉姆·戈登从面包车里拿出一杯咖啡递给蝙蝠侠。
“这个谜你是怎么解开的？”他问。
蝙蝠侠呷了一口热气腾腾的咖啡，答道：“主要是凭运气。我想阿克哈
姆肯定与谋杀有关，但每一个死者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从他们个人与精神
病院的关系中是找不着答案的，”他打住，仔细斟酌着措辞。“后来，有人
注意到了纽菲尔德的文章。每当出现新的消息时，报纸就不加删改地重登一
篇有关的旧文章是普遍的现象。我猜答案肯定在纽菲尔德的文章里，于是仔
细查阅了里面所涉及到的亲属的名字。当纽菲尔德提到弗里尔时，我想起来
那是霍金斯独生女出嫁后的名字。这样，一切线索就都串起来了。”
戈登转身看向精神病院，摇头说：“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被过去的鬼魂
缠了身，想把一切历史的痕迹抹去。记忆竟可给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痛楚。”
“是的，”披斗篷的斗士说，而后又轻声说道：“这对我们大家都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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